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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落树上一粒鸟鸣

一直在枝头上发芽

偶尔发芽的一棵麦种

成了时光绵延的根

阡陌粗糙的掌纹

——自先祖开始

就攥紧了泥土的骨肉

在荒蛮中寻找生机……

当青苗在古摇篮里破土

便随一片“唏嘘”声饮泣而笑

路上有了清晰的脚印

目光望向天边的紫云

面对疑难不再皱眉

风雨中只淬炼一种颜色

一场构思，没有背信

只有天时、地利、耕耘

麦田，惟妙成胎盘

秉承了大地的母体，抽穗时

麦稞上那种心跳，足够驾驭

一场大风，无数芒刺充当了矛

簇拥着指向天空炸响的雷

逼退无数次寒冷与恐惧

麦子成熟的颜色，就此

揉进先祖的皮肤里

一棵棵饱满的麦粒

以草木旺盛的精神

一代代衍生着阳刚与柔韧

千万棵麦子素履蹒跚

指引我们深远与辽阔

宛如悬着的太阳

牵引着天地，生息

于五千年泥土里行走至今

狼毒花

拾级而上，会抵高原

一群羊的背影

——散落成朵朵云

传来的琴声，桀骜不驯

石头粗放，不说话

它们离太阳最近

心怀火焰的人

且怀着天下的悲悯

风，猎猎地吹

仿佛听到了前世的蹄音

一只天狼在狂奔……

响箭穿透时空八千里

落下狼毒花的名字

“英雄本色，为爱而生”

这句霸气的花语也是祖训

于野性中寻找独自的美

在它的身后，便是

洒脱的马蹄声驶向天际

草原蜕变时最后一道风景线

也是走出沙漠的光曦

坦率的表情警告人们

自身有毒，莫靠近

磊落的脾性正是草原人

那枚麦种

（
外
一
首
）

■
闫
文
华

我知道露水比我起得早，如果没
风，它夜半就悄悄爬上草稍了。但开
始的时候它只是星星点点，如人额头
上细密的汗珠。后来经过湿漉漉空气
的浸润，这些“汗珠”开始膨胀，就相互
粘连了，就形成了一个整体，愈发胖了
起来，压弯了草叶；而草叶呢，又不安
心它们轻易离去，就伸出无数双小手
拉拽着----夜俞深，露就俞重。这
时候，女人手中的电筒晃在上面，白汪
汪，竟然有了前面是“河”的惶惑。因
为女人在急急地走动，“河”的样子也
在不停地变化。无疑，裤腿早湿了，即
使是这炎热的夏季也感觉凉到沁骨。
况且，总有那么几天女人是很怕凉
的。但女人却迈得毫不犹豫。

是，女人这个时候就起来了。女
人要趟过前面这片青草坪。是三个女
人。三个女人在三个家，但她们能同
一个时间爬出被窝。之前，她的一条
胳膊或许还在睡死了的丈夫的臂弯
里，但手机定的时钟小声地响了。声

小得只有她能听见——也不是她的耳
朵有多好，也许她压根就没睡着，或许
她压根一只耳朵就“醒”着。她就轻轻
把胳膊抽出来，爬出被窝。这时她想，
被窝真是个值得留恋的地方，但被窝
不挣钱。嗯，也有女人在被窝里挣
钱。但她想一下都不屑。她要凭双手
挣钱。

三点钟总是桂云早起一小会儿，
她家在村南，她出了院回手轻轻把门
关上，然后就倚在门口杨树根等。有
时心情好、头顶又有月亮她没准还要
将身子藏到树后，等姜华和薇薇出现
了，她会突然走出来吓她们一下。但
这鬼把式只头一两次灵。但有月光的
时候太少啦，村道的路灯过半夜早灭
了，更多的时候眼前一片漆黑，桂云就
有些心悸，就亮着手电等她俩。也等
不了三五分钟她俩就来了。

白天三个女人一台戏，夜里女人
都闭紧了嘴巴。因为此时的村庄像个
死面团，狗不吠鸡不叫蛙不吼。她们

只是会意一下就朝村外走了，迈向深
深的夜，迈向等着她们的露珠。她们
的目的地离村一公里，要走过一片草
坪、三个水沟。等这段路程走完，嘉祥
的番茄棚就到了。嘉祥总是在棚头等
着她们，陪着嘉祥的是杆上高悬的、一
盏带亮不亮的灯，那是监控。嘉祥人
牛安的监控也牛，那小脑袋随着人
转。去年嘉祥没有安监控，但邻村的
一个棚夜里被人搞了破坏，报案后至
今都没破案。这也吓坏了嘉祥，就在
棚最要害的地方安装了小脑袋，以防
不测。

这是初夏，在陆地番茄刚栽秧的
时候，嘉祥的番茄已经熟了。这里是
番茄区，收购商在邻村设点，每天早晨
收新货。嘉祥就要雇人顶灯采摘了。
一般的采摘时间要三四个小时。
三四个小时在夜里，除了嘉祥外谁乐
意干呀。再说三四个小时能挣多少
钱？别的不说，就说每天趟这令人打
牙巴骨的露水-----嘉祥在村里找

帮工可是费了一番周折的。按说这样
活男人也能干，但男人才不干，而且没
有一个男人支持自己的女人干。还是
桂云挑的头，她说苦是人吃、累是人受
的，别人睡觉的时候咱就挣钱了，为啥
不干！其实桂云家的日子并不窘迫，
姜华、微微就跟着说，我们也干。用不
着豪言壮语，说干就干就是了。

干起来才知道，摘番茄也是很辛
苦的。要用剪刀剪。采摘第一门时要
把屁股高高撅起，五门六门又够不着
了。桂云、姜华都个子矮，要跳着脚地
够。嘉祥也真是能耐，番茄秧长的小
树似的。

天亮了，头灯没电了，女人的活也
结束了。嘉祥给每个女人的微信里发
了30元红包，一脸疲惫的女人就回一
个开心的笑。往回走的时候才感觉到
累，两腿如灌了铅。

但两脚一蹚到露，她们立刻又凉
得精神了。是，太阳还没出来，草坪的
露水还明晃晃。

散文

晨露
■田夫

红山区书协送春联活动，我是其中的一员。
连日早出晚归，走乡镇，到社区，看百姓喜气洋洋
的接过一个个红福字，书法家的笔墨也如泉水一
样流畅，无形中我倏然想到，春节就要到了。我
对春节将至反映如此迟钝，是岁月把过年的氛围
冲淡，风干了一些传统的年味，人们更关注的是
新常态下春节的步伐，可我却偏偏习惯于怀旧，
记忆中的春节和浓浓的年味总也挥之不去。

说起过年，一些童真童趣又在记忆深层翻卷
出来。小时候社区叫街道，街道的大院里有一个

“向阳院”，是专门为孩子们设计的，孩子们在这
块向阳宝地里玩耍，这里有小小的图书角，还有
唱歌跳舞的空场，校外辅导员领着我们排练节
目，逢年过节带着我们去一些单位慰问，年三十
的时候就挨家挨户的拜年演出，我们这些小演员
们排练都很卖力气，弯腰的，劈叉的，打侧翻的，
还有连空翻的，没有一个示弱。还把草原英雄小
姐妹排练成节目，那骑马动作更为逼真，两只手
前后错开就像手持缰绳，半曲着腿，脚尖跟着节
拍点跳，那马蹄奔跑的样子，简直是像极了。

大年三十这天，家家户户都吃上一顿一年最
丰盛的大餐，推杯换盏迎接新年。吃完饭“向阳
院”的小演员开始行动了，我穿上那身新做的红
色细条绒衣裤，涂上胭脂，妈妈给我在小辫子上
系两个红色的蝴蝶结，还有的小姐妹在辫梢上缠
着很长一段红毛线，再用大红纸染一下樱唇。等
到掌灯的时候，各自拎着亲手糊制的灯笼挨家挨
户拜年演出。灯笼是用红水彩笔画的，还有用红
剪纸粘贴的，根本找不到雷同。我的灯笼爸爸给
做的，是用薄铁皮折成小型三角铁，然后用腻子
把玻璃镶在上面，再用红漆把框油成红色，里面
有一个小烛台，上面点燃一根红蜡烛。小伙伴们
都羡慕我，有一个嗨极了“超豪华”的灯笼。

那时候每户大院的屋门上方有一个门灯，门
两侧挂着正棱形灯笼，灯笼，图案大多是两条红
鲤鱼，把整个院子照的通亮，红色的挂钱在门檐
飘着，那红红的春联贴在两侧，年的气氛用红色
烹调着，像是迎接着我们小演员，每进一户人家，
先鞠躬拜年。演出即将开始，我前去报幕，那时
候家里没有电视，都是听着广播，看着小人书度

过童年时光。平时很不认真听广播，印象中似乎
听过报幕员说：“下一个节目‘女生二龙唱’，”今
天轮到我报幕了，清脆的说：“春节慰问演出现在
开始，第一个节目‘女生二龙唱’”。大人们听了
笑的前仰后合，我自以为演出成功博来的掌声与
笑声。后来才知道是“女生二重唱”，又觉得自己
很可笑，模仿能力超级滑稽，其实根本不懂卖弄
的我，却成为过年时大人们的开心果，演出结束
后，每个人的兜里都塞满赏赐的糖果。

回到家里，尽管房间里电灯明亮，可妈妈还
是习惯在柜子上点一根红蜡烛，照在我的红衣服
上，简直是红云降落。妈妈说，红色代表喜气，把
女儿打扮的像一个红色小公主。看着妈妈在包
饺子，一直喜欢玩面团的我，洗洗小手，抢着要帮
妈妈包饺子，开始妈妈没制止，后来妈妈说：不用
你包了，演出挺累的，别把红衣裳弄脏，歇一会
吧。我趴在炕边上，双手托着下巴，仔细端详自
己包的饺子，个个的像饿瘪肚子的懒鱼，歪躺在
盖帘上，再看看妈妈包的饺子圆圆的像元宝一样
端坐在那里，稳稳的，丝毫不动，我看着妈妈熟练

的动作，就像一支独特的手指舞，手型和饺子一
样美。年夜饺子要到半夜才吃，我困的直打瞌
睡，妈妈就给我们讲“年”的故事，传说“年”是个
怪兽，时常祸害人间，但“年”最怕红色，于是人们
就挂红灯笼，贴红对联，穿红衣服。听得我津津
乐道，这时妈妈开始煮饺子，哥哥出去放鞭炮，噼
噼啪啪的爆竹放出红红的火光。

过年过年，忙作一团，小时候刚进腊月门，妈
妈就开始忙碌，而今我也到了妈妈当年的年龄，
却不是那样忙碌，社会进步冲淡了许多传统的东
西，记忆中的年味儿渐渐与我远去，春节似乎重
装系统。一次在商场写对联，一位退休的老警察
自己出词叫我给写，可他说不贴，“是要保存起
来。”接着他又说，“过几天我们全家要到南方去
过年”。哦，人们过年的观念也在变，不在拘泥于
传统。离开商场时，马路两边已挂满红灯笼。时
代在变，不变的是乡愁，尤其难忘的是昔日的春
节红。

难 忘 春 节 红
■芦艳丽

把英姿丢上马背

疾驰而来

捡起草地上的豪爽

抛在空中

和着烈马的嘶鸣

把风揣进怀里

松开缰绳

踏浪而去

套马杆挥舞出的色彩

泼墨成草原雄壮的写意画

铺展开

装帧进

大自然的画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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